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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回  因禁娼鳳林賃屋　為戒煙賈銘換參

　　話說袁猷與經承卞冶池將話說畢，同出茶館。分路之後，袁猷到了監裡，只見發子早已送了衣物到了。那吳珍看見袁猷來，連

忙立起身來，向著袁猷跪下道 ：「兄弟一切費心。」袁 猷趕忙還禮道 ：「二哥請起，你我弟兄，何必拘這些套禮。」 將吳珍攙扶
起來，問吳珍的刑具果是昨晚開的。葛愛走到號裡，向袁猷道：「袁大爺，你問過令友，我們說的話可是如白染皂？」　　袁猷作

揖道 ：「承光，謝謝。」 
　　葛愛退出去了，袁猷遂將會見經承卞冶池談的話向吳珍逐細告知。吳珍聽了，歎道 ：「前生冤家，今生聚首，大約劫數 難
逃，只好聽天由命罷了！」袁猷安慰了許多言語，辭別吳珍，出了監門。發子跟著出來，請著袁猷同到吳珍家內，仍在廳房入坐。

發子送信至後，王氏遂將十千錢划成錢票，交與袁猷收了。袁猷又將會見卞冶池所談之話告訴。王氏聽了，大哭一場，向袁猷道：

「爺爺，你才允經承的二十四千錢，等我今日再向人告貸，叫雄發子明日送與爺爺罷 。」袁猷道：「就到明日把 他也不遲 。」王
氏道：「我還同爺爺商議，我想到監裡去看看 我家大爺，可能去否？」袁猷道 ：「監中各費我總談明。二嫂 如要去，只管同發子
進去，並沒有阻攔的 。」 袁猷辭別王氏，將錢票划了五十千文九二串，送與段晴耕、葛愛。次早又到茶館會見卞冶池，彼此招
呼，謙遜入座。泡了茶來，談了幾句閒話，袁猷將昨日允的承行禮、書工，划成十千文九二串一張，二千文九二串一張，共是兩張

錢票交與。卞冶池接過，看了數目收起。拿出一個梅紅簽小白封套，內裡裝的抄來底稿，遞給袁猷。〔袁猷〕接過來略看了一看，

收了。

　　吃過點心，袁猷會了錢，出了茶館各散。袁猷到了監內，將適才卞冶池抄來底稿遞給吳珍，〔吳珍〕接過來仔細觀看，只見上

寫著：

　　具稟原差包光稟：為查獲請訊事。切奉朱票，仰身協同各坊地保，查拿吸食禁煙之人稟究等因，遵即協同各保查拿。令有揚關

差役吳珍，恃符藐法，吸食禁煙。身協地保方尚往拿，目見吳珍正在開燈吸煙，當將吳珍並煙槍一技，煙燈一張，禁煙一盒，一並

拿獲。今將吳珍並煙具帶轅，為此稟明。伏乞

　　電賞帶訊，披示遵行。上稟。

　　某月日批：即將吳珍隨堂帶訊，該差仍即上緊訪拿，本縣自當獎賞。

　　亦不得妄拿滋擾，致於重咎。所獲煙具，著貯庫。

　　票仍發。

　　吳珍供：小的三十四歲，從前曾在揚關充當差役，因誤差已奉斥革。小的素有氣痛病症，不時舉發，吸食兩口禁煙就好了。如

今聞聽各憲查拿，小的就不敢吸食。只因曾經奉訪的武童吳耕雨，前月（記不清日子）向小的借幾十千錢使用，小的因為沒錢未

允。不意他由此懷隙，串同憲差包光、項光、胥光多人，自帶煙具，平空硬栽小的吸煙。吳耕雨叫小的出幾百千錢就可沒事，小的

不甘，就將小的帶案。小的現在實不吸煙，求提吳耕雨到案質訊，就是恩典了。

　　某月日堂諭：查訊得吳珍恃係曾充揚關差役，膽敢藐不畏法，違禁吸煙。今經差保將人具並獲，庭訊之下，狡不承認，混以無

據空言，冀圖牽累，殊屬刁頑。先行收禁，候覆訊研究，照擬詳辦，取具監收，投查。

　　吳珍看了，默默無言，長吁短歎。袁猷道 ：「在兄弟愚見，二 哥這案，除非著人上控。若沒人出頭，卞冶翁曾向小弟說，若
是覆訊時，二哥仍照前次口供，官府斷不聽信，只怕零碎苦吃不了呢。必得認係從前吸煙，如今戒斷，方可定案。僥倖辦徒罪，就

算二哥造化了 。」吳珍道：「不拘什麼案，只怕問官作 對。莫說我現在沒人出來告狀，就是有人上控，沒錢沒力也難翻得過來。
事已至此，只好聽天由命罷了 。」兩人又談了些閒 話，袁猷辭別去了。
　　過了數日，有信覆審。袁猷又代吳珍料理鋪堂各費，又賺了許多錢文。縣官升堂，將吳珍提出覆審。吳珍仍照前供，官府呼

叱，又要掌嘴。吳珍一嚇，只得照依卞冶池的話招供。官府並未深追，叫吳珍當堂畫了供，還禁，擬了流罪，解府解司守候，轉詳

撫院咨部，發下兵牌起解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　　且說包光們將吳珍帶到縣前，稟明本官，升堂審訊收禁。

　　到了第三日，包光、項光、胥光三人找尋庾嘉福，拿前日所允之錢。庾嘉福約他們在茶館裡坐著守候。庾嘉福就到了強大家

裡。強大請在僻靜地方開燈，讓他吃煙。強大向庾嘉福道 ：「 我同老爺商議，前日允的那四十千錢，想要總出在桂林身上，老爹
幫我個忙，我小人自有孝敬 。」嘉福應允，將桂林喊來， 向桂林道：「前日允的差人的錢，派你四十千錢，今日來拿了，你可曾
辦齊呢？」桂林聽了詫異，又不敢細問。可憐一時那有四十千錢拆措！只得將自己些衣服、首飾，連牀上擺的樣被並自鳴鍾，總叫

三子拿去，在當典裡共當了二十四千錢的銀子。 桂林交與庾嘉福道 ：「乾老子，請你先拿了去，所少的寬三日，讓乾女兒再想別
法 。」庾嘉福作難了半會，方才拿去。到茶館 裡把了包光們，所少之錢，允約三日找清。
　　桂林叫三子去請吳耕雨，要托他在那裡借貸，好把差人尾項。那知吳耕雨自從糾約了包光們將吳珍捉去，他自己不好意思到桂

林這裡。過了數日，找著包光們想要分錢。包光向吳耕雨埋怨道 ：「你同吳珍有仇，借刀殺人，叫我們代你出氣，將 這樣好事來
挑我們。弄這麼一個不吐沙的肉頭，如今累我們解府解司，要用一百多千錢。虧得我們額外生枝，在強大那裡弄了幾個錢。庾四又

賺攔錢，算起來還不夠領審吃堂食呢，我們不要你認錢就算交情你了，你如今還想來要我們的，真正是不見亮了 。」吳耕雨說之至
再，內中有人做好做歹把了一千文與 他，這才算是害人不入己！
　　正在心中懊惱，只見三子來找，說是桂林請說話。吳耕雨早已聽聞人說，桂林已將衣飾當盡，現在差人的錢尚未清楚。

　　此刻叫三子來請，必是叫我代他設法借貸。想起素昔穿他多少衣服，用他若干銀錢，吃他多少鴉片煙，住了多少白大鑲，我不

該做壞事，將他身上長客捉了去，又累他花差錢。如今算是反害了他了。我自己又沒有錢鈔幫他，又沒處代他騰挪，怎能到他那

裡？遂向三子道 ：「你向桂相公說，我即刻就來。」三 子回覆桂林。
　　等了兩日，吳耕雨並未曾來。各債主見桂林已將衣飾當去，總逼著要錢。差人的找項，又約在明日交代。告貸無門，實無拆

措，哭了一夜。次日清晨起來，將些零星物件，叫三子拿了小押典裡，押了一千多錢。忙著梳洗已畢，將當來的錢用一條麻布手巾

將錢包好，箍在腰內，向強大道 ：「我到吳耕雨家去， 找他設法借錢，即刻就回 。」強大因他常時去慣，且又在咫尺 不遠，並未
著人跟隨。

　　桂林獨自出了強大家門，順著城根出大東門，走天凝門大街出城。想起吳珍向日在史公祠門首所說的話，遂順著河邊由藏經院

史公祠門首一直向東，到了便益門碼頭。卻好遇見一個鹽城熟船戶，將桂林請上船去，問桂林 ：「因何一人至此？」 桂林道 ：
「我如今累下許多債務，各債主鏖逼要錢，我一時無 措，所以逃走，想回家去 。」遂將腰內手巾包的一千多錢把與 船家道 ：「你
送我回去，恐有短少，到了鹽城家裡算賬找給。」 可巧他船上貨已裝滿，正欲開船，樂得做個現成人情。聽了這話，立刻開船，送
他回鹽城去了。

　　這日午飯之後，庾嘉福到了強大家內，向強大道 ：「那差 人的尾項，桂林可曾辦現成嗎？還告訴你句話，現在府大老爺出示
禁娼，又委了許多委員，各處搜拿鴉片煙。你作速將家內伙計下的了，避避風頭。鵲子頭上沒有多大腦子，莫要弄出事來耽受不起

。」強大聽了，先叫三子到吳耕雨家去找桂林，又 向家內伙計雙林、鳳林道：「現在又鬧禁娼，要剪幾天門。巧相公我把他送到他
乾娘家贅日。你們二位想想，是那到裡暫避幾日呢？」雙林聽了，卻好袁猷在他房裡，遂向袁猷道 ：「他 家裡剪門，我外日叫你



留意找房子，你可曾找尋著呢？」袁猷道 ：「古巷裡有所空房，三間兩廂，房東同我相好，你可以搬 去暫住，隨後再押租成交。
我再借些傢伙，你就可以住了 。」 雙林道 ：「你快些去說，我今日晚間就要搬了。」袁猷答應去 了。
　　三子回來向強大道 ：「吳耕雨告訴我說，桂相公並未曾到 他家裡。我不相信，在他家找尋，果然不在他家，不曉得到那裡去
了 。」強大聽了大驚，叫人分頭四路找尋，並無蹤跡。只 得另外設法拆措了十六千錢，交與庾嘉福拿去，找給差人尾項。
　　庾嘉福自必扣下攔錢，不消贅敘。

　　再說鳳林聽得強大說要剪門，正在躊躇沒處安身，只見賈銘到了房裡。方才坐定，鳳林道 ：「你來得正好。今日庾四老 爹
來，說現在府大老爺禁娼、禁煙，叫強大暫剪門幾日。強大將巧姐姐送到他乾娘家去了，叫我與雙姐姐各尋地方暫避。雙姐姐是袁

老爺代他尋了房子，今晚就搬了。只有我沒處安身。

　　我曾同你談過，我家婆同我丈夫、大伯租了人家半間披房，只夠鋪了一張牀，我若回去，那有地方宿歇？若說是另上人家，我

們這裡剪門，天下老鴉一樣烏，諒必別的人家也是要剪門的，也沒有人家可上。我處此難境，正在這裡焦愁，如何是好？早知如

此，前日有個機會錯過 。」賈銘道：「前日什麼機會，你 未曾告訴我呀 。」鳳林道：「前日有人向我說，是上海地方有 人在揚州
弄伙計，情願出四十塊詳錢代當。他叫我去，我卻未曾允他。早曉得，前日允他倒罷了。」賈銘道：「你是為何不去？樂得算盤不

會打，你拿他四十塊洋錢，把二十塊與你家婆同你丈夫做薪水；那二十塊錢自己添補點衣服、行囊，去走一晌，恐其那裡比揚州好

些，弄幾兩銀回來，豈不好呢？」

　　鳳林道 ：「我想了幾想，有幾層不能去的苦衷：第一我同 你相好，算是朝夕不離，我何能捨得你就到外路去了？再者，我去
玩得好不必說了，若是不好，借下這四十塊錢代當還不出去，就算賣在上海了。還有，現在欠人許多債務，他們怎肯讓我走呢？」

賈銘道 ：「你不必說捨不得離開我，灌這些米湯。 你共欠人家多少債務？」鳳林道 ：「計算起來，卻有三四十千 錢呢 。」賈銘
道：「你若告訴我要到上海去，這些債務，我可 以將各債主約來，我代你承認，讓我代你償還，這有何妨。」
　　鳳林道 ：「我現在累得你少了？何能又來累你。想我自幼命苦， 母親早喪，父親將我許配到藍家做養媳，七歲就被我家婆把
我帶到清江，叫我學彈唱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打罵。十三歲上逼我梳妝留客，吃了這幾年把勢飯，受了萬苦千辛。好容易今年回到故

鄉。我拼著在揚州討飯，再也不將這幾塊骨頭撩在外路去了！罷罷的在揚州與你相好，別人我靠不住還可以倚靠你。如今我再苦幾

年，稍須聚起幾兩銀子，你再添補我些，代我家魍魎鬼的丈夫買個人把他混飯吃。我情願跟你家去，就是煮粥熬湯，不拘怎樣，我

死也甘心。難道派我吃一世的相飯不成麼？」

　　說著二目滾下淚珠。

　　賈銘聽他說了這一番言語，疑惑鳳林真有從良跟他之意，心中暗喜，道 ：「我的親家有所房子，共是六間兩廂，在埂子 街，
現在空著，未有租戶。我去同他商議，可以不把押租，每月認他幾千行租。我再同他借些傢伙，你就可搬去住了 。」鳳 林道 ：
「好伙計，你快些去說罷 。」賈銘趕著離了強大家大門，找著親家，談明不要押租，每月把四千錢行租，當時將鑰匙要了過來，帶
在身邊。又向親家借了三張桌子，辭別散了。賈銘又到傢伙店裡弄了一張涼牀，一張梳桌，六張椅子，四張杌子，腳盆，馬桶，講

定價錢，允約節期把錢。立即趕到強大家內向鳳林告知。

　　鳳林聽了，滿心歡喜。隨即同強大將賬算清，把了出房禮。

　　那裡有個高媽情願跟隨服侍，鳳林也願帶著他去。遂將房裡字畫、銅盆、燈台、茶壺零星物件收拾清楚，喊了一乘小轎鳳林乘

坐，又喊了挑夫挑了行囊、腳籃、物件，賈銘引著到了埂子街空房門首。鳳林下轎，賈銘用帶去鑰匙將大門上的鐵鎖、木鎖開了。

鳳林進內。賈銘開發過轎錢，挑夫將行囊、物件挑進房來，堆在地板上，拿了挑錢走了。

　　賈銘先在鄰居人家借一張板凳，叫鳳林權且坐著。賈銘喊高媽跟隨，先到家具店，叫人將涼牀、桌椅等物送到空房裡面。

　　又到親家家裡，央他叫僕人將借的桌子送去。復又買了鍋碗等物，叫高媽拿著回來。央了一個閒人將空房打掃潔淨，就將涼牀

安好，掛起帳子，將桌椅、杌子擺設得端正好了。高媽代鳳林將鋪蓋鋪得停停當當。賈銘拿了一塊洋錢，叫那央來的人拿了換錢。

買了柴、米、魚、肉、蔬菜、作料等件，回來辦晚飯吃了。賈銘把了二百錢酬勞那央來的閒人去了。賈銘叫高媽關好門戶，就在那

裡宿歇。

　　次早，到良媒店內關照，送了一個男僕做飯、打雜。鳳林叫他家婆將原住的房子辭去，搬來同住。那知他丈夫藍二不肯家來，

每日要鳳林把二百文與他在外面吃鴉片煙、住下處。鳳林的婆同大伯藍大搬來一處同居。雖有熟客往來，鳳林戀字銘，不肯另留別

客，逐日將賈銘留在這裡住宿，一切薪水日用總靠著賈銘過活。鳳林與賈銘是一刻難離，較之在強大家做分帳，覺得安樂。

　　鳳林於閒暇時親手做了一對耳枕送與賈銘。〔賈銘 〕接過 來一看，是大紅洋布元（玄）色縑絲線滾掛綠芙蓉帶的枕頭套子，
白洋縐枕頭頂，元（玄）色絨倩了十四個字是「情隨錦線時交頸，意送金針常並頭」，用大紅絨倩了兩方篆字圖章，一方是「同心

合意」四字，一方是「鳳林持贈」四字。賈銘見這耳枕倩得字跡端方，筆畫工整，當為至寶，帶回家內珍藏好了。

　　賈銘道 ：「我有句要話告訴你，又怕你不相信。若是不說， 又恐怕弄出事來 。」鳳林道：「你只管說，當信則信，不當信，
你再說我也不信 。」賈銘道：「你坐在家裡不曉得外面的事， 現在揚城鴉片煙被各衙門差人以及委員不知捉了多少人去，打的
打，枷的枷，收禁問罪的問罪，四處搜拿。我是虧了一個朋友送了我戒煙方子，我趕著就合了一料膏子吃下去，就如同吃了煙一

樣，並不覺得那裡難過，如今可以不吃煙了。我代你焦愁，設若被人捉了去，如何是好？我為此事放心不下。我若叫你戒煙，我看

你以煙為命，煙是斷不肯戒的 。」鳳林道：「你 既能戒，怎麼我就不能戒的？」賈銘道 ：「我看你這個癮難戒。 」鳳林道：「凡
事只要狠氣，我同你拍個手掌，看我能戒不能戒？」賈銘道 ：「你若將煙戒了，我殺只雞把你吃。」鳳林道： 「你不必說玩話，
你合了膏子來，我吃就是了。」 賈銘遂在紙夾內取出一張戒煙藥方，上寫著：
　　上高麗參八錢　白茯苓一兩上肉桂三錢

　　杜仲一兩

　　川厚樸五錢　　　　　　川續斷一兩西黨參一兩二錢旋覆花一兩絹包懷山藥一兩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金狗脊七錢鶴蝨七錢　　　

　　　甘草七錢

　　淮牛膝一兩

　　右藥先煎，去渣，加煙灰五錢取汁，紅糖五兩，生薑五茶匙，煎熬成膏。每於癮前服一大茶匙，開水和下。三日後將膏漸減，

服後並不思煙。癮大者一月，癮小只消半月，戒斷盡矣。屢服屢效，切勿泛視。

　　賈銘將藥方念了一遍，向鳳林道 ：「別的藥價錢若干，只有高 麗參、肉桂價錢貴些。如今到藥店裡去買，就出了大價錢，總
沒有好的。你既誠心戒煙，我到花覺巷藥材行裡換些好高麗參、肉桂、厚樸。」立起身來去了。

　　一刻工夫，換了這三樣回來。又叫張二將藥方拿到藥店裡配齊了藥，買了十幾斤頭丁炭同紅糖、生薑回來，將炭爐扇著，將藥

放在大銅鍋內，用水煎了數滾，將藥渣去淨。秤了五錢煙灰，在鍋煮滾，過籠取了汁，加了紅糖、生薑汁。也不知用了多少炭，費

了多少工夫，方才煎熬成膏，用蓋缽盛好。凡是賈銘在這裡的時候，鳳林總是吃的膏子。賈銘若不在這裡，鳳林偷偷藏藏仍是吃

煙，暫且不表。

　　再說鳳林由強大家動身之後，巧雲就坐了小轎往他乾娘家去了。袁猷來告，聽雙林房子已經弄定，傢伙業已借備現成。

　　雙林遂同強大將賬算明，把了出房禮。那裡有個僕婦王媽情願跟去，雙林應允。王媽代他將房中一切物件收拾清楚，喊了小轎

與雙林乘坐。挑夫挑著行囊物件，離了強大家。袁猷跟著小轎，到了古巷新覓的那屋門首，雙林下了小轎進內。袁猷早已央人將房

內打掃潔淨，將涼牀安好，擺了桌椅。挑夫將行囊物件挑進來，交與王媽，查明收下。袁猷開發了轎夫、挑夫錢文去了。袁猷叫人



夫買了些柴米焦肉等物，吃了晚飯，將央的人辭去。袁猷遂常在這裡住宿，並不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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